
纷纷的细雨 很轻

却如天空抛下的细针

扎痛了一个节气

清明 开始隐隐作疼

这时候 我点开了

一个云拜祭的网页平台

徐徐地 我的思绪

开始被窗外的雨打湿

虔诚和敬仰 链接

逐渐遥远的时空 怀想

逝去的先辈的背影

请让我献上一束鲜花

拜祭疫情下的沉痛

倒下的逆行者们

正在精神品质的深处复活

和灵魂悄悄对话

动情的草木 心怀感恩

滴落了盈眶的热泪

清明的细雨 纷纷地

下着这一帘的心事

然而 阳光终究还要来临

将以无数花朵的方式

把一些朴素的告慰

绽放于 摇曳春风的枝头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在我家书房显著位置，摆放

着父亲母亲的“合照”。说起这

张合照，还真有点故事。

我父亲出生于1902年，活到

84岁；母亲生于1909年，活到94

岁。他们相濡以沫相守一辈子，

但竟然没有拍过一张合影！

在母亲去世后，为了纪念他

俩，我想办法弄了一张“合影”。

我于1982年从云南回里水探亲

时，集合全家人去里水唯一一家

影相铺拍了一张黑白全家福，

父亲端坐在中间，头部只有一

颗扁豆大，我将它放大到5R那

么大。这张照片是父亲存世的

唯一照片。而母亲晚年时条件

好多了，留下了许多彩照。我

选用了一张她 92 岁时照的。

照片上，她双目有神，显示出对

生活充满期盼。我用这样的办

法拼接出来的合影作为永久的

纪念。

我父亲16岁时便告别家庭，

去广州大冲口协同和机器厂打

工。我母亲是大冲口人，在缫丝

厂当缫丝工。两家厂的后门是

相通的，都安着很大的立式烧水

锅炉。我曾问他们，当初你们是

怎样认识的？母亲笑而不答，父

亲则说：合眼缘，不就搭上话了

嘛！他们是当年少有的“自由恋

爱”。结婚次年就生下我大哥，

后来又生下我的两个姐姐。

1937年日寇侵华。后来广

州沦陷。厂里发不出工资，一

家五口没了生计，为此只好逃

难回里水，投靠经营一家小型

木铺的我爷爷。1941 年年底，

母亲生下我。

父亲是个性格内向的人。

在我印象中，他的“常态”是对着

一张铺开的图纸出神，一动不动

像一尊雕塑，那是我们都看不懂

的机器木模图纸。父亲小时候

只上过几个月“卜卜斋”（旧式书

塾），但他日后总是很用功自学，

不但技术上获得了八级木模工

的职称，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

他床头放着一本线装医学书《金

匮要略》。里面全是竖排的繁体

字，我虽有大学文化水平，但也

看不大懂。印象中父母亲极少

看医生，他们及年幼的子女身体

有不适，都是自己看书寻药解

决，可见父亲“学以致用”。

自从回到里水，母亲便不再

打工，专门打理家务和带孩子。

父亲收入少，子女多，加上祖母

也由父亲抚养，生活的拮据是可

想而知。于是母亲携带着祖母

和我妹妹，去到顺德一农村务

农。

我长大了，读到高中毕业。

那时候父亲在盐步南海第一通

用机械厂当木模工。学校老师

组织毕业班全体同学参加高考，

考场设在佛山一中。开考前一

天，老师带着我们去。当时交通

是这样的：由石门中学步行一个

多小时到三眼桥车站，搭火车

去。说来真是巧，在我们排着队

走在去三眼桥的路上，碰到正从

盐步去黄岐的父亲（他去黄岐搭

船回里水）。他问我这是去哪

里？我告诉了他。他想了想，从

手腕上摘下他一直戴着的一块

表交给我：用心考，考上了家里

无论多难都供你上大学！我们

家几代人没出过大学生呀！

那一年是1961年，许多高校

招生数量锐减，石门中学作为地

区重点中学，考取率也很低。但

是，我考上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人生的第

一任教师，我对此深有体会，我

从父母身上学到了一种坚韧不

拔的精神。父亲的生活简单极

了，他不吸烟、不饮酒、不上茶楼，

有空就钻研他的图纸，攻克一个

个难题。

而母亲一生辛劳，知足常

乐，和谁都相处得来。我写过

一篇记叙文《天黑了，母亲背着

一座山回家》，这是她在顺德务

农 时 ，我 去 看 望 她 时 亲 眼 所

见。日暮黄昏，她背着一天劳

动所得——剥下来的几大捆甘

蔗叶回家。甘蔗叶是那时候煮

饭烧水的唯一燃料。街坊婶姆

都称赞她善良、肯吃苦。

又是一年清明节，父亲、母

亲，我们会走好人生每一步，以

告慰您两老在天之灵！

（作者系中国二级作家）

清明近了,乡愁浓了。

在我的家乡粤东，清明是

拜山祭祖的“特日”，具有唯一

性。清明节的任务就是扫墓

（俗称“过纸”），不做别的；别

的节日也不能扫墓。不像国

内一些地方，有在农历过年

或十月初一上坟的，有在中

元节或重阳节扫墓的。我的

家乡，每个传统节日都有自

己的“使命”：春节守岁，端午

驱邪，鬼节祭孤（祭拜孤魂），

中秋孝亲，冬至添岁，清明扫

墓……

在我的家族，清明扫墓会

分成三步走，大致用三天时

间，完成近、中、远三个层面祖

坟的拜祭：清明的前两天，各

家各户自扫门前雪，把属于自

己小家的山坟扫了。清明前

一天，祭拜“中坟”，包括我的

曾祖父、曾祖母，他们生了八

个儿子，后辈众多；我的爷爷

奶奶，也传下了七个儿子，儿

孙、曾孙、曾曾孙过百，都安排

在这一天前往“过纸”。清明

的当天，雷打不动用于集体祭

拜“三房公嬷”，他们是我们林

氏置村始祖的第三子、媳，生

活在清朝嘉庆年间，至今200

余年，在本村的后代就有400

余人。

“三房公”的祖辈、父辈的

祖坟，乃至全县同姓同宗的祖

坟，都葬得比较远，比较分散，

传下的后人也多，则需按人丁

收款，然后选择吉日，各支各

房派出代表，统一购置香锭

纸烛，相约前往祭拜。这样

的祭祖，往往成了同姓、同宗

一年一度的盛会，有的还在

贤明宗亲、成功人士的倡导

下，借此人齐之机，募捐成立

基金会，集资建祠堂，修族

谱，架桥铺路，倡导孝德、向

善、勤学、有为，开展敬老、

助学、扶贫、救危活动。这样

的宗族活动，往往有利于团

结宗亲，凝聚力量，扶弱济难，

促进和谐，对社会进步起到举

足轻重的作用。

“家国”“国家”，“家”是

“国”的一份子，“国”是千千万

万个“家”，姓氏、宗族则是

“家”与“家”的纽带，它上溯千

秋，下传万代，如江河浩荡，汇

集成华夏民族的汪洋大海。

我们于清明时节扫墓祭

祖，就是为了致敬先人，寻根

溯源，追思怀远，寄托乡愁。

漫山的瓜果，遍野的花草，泊

泊的春水，又将浓浓的乡愁，

化作了桃红柳绿，勃勃生机。

伴着踏青的脚步，一代一代的

人，跪在祖先坟前，诉着，泪

着，承继血脉，顽强前行，生生

不息……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会员）

清明时节念亲恩
文/何百源

春风仍在
轮回里缱绻

诗/郭杰广

清明时节乡愁浓
文/林友侨

春风从西樵的经卷，脱身

翻山越岭，摆开棋局

这些原稿纸一样的田垄

早已出租给春天

黄昏时分。有人点灯

仿佛大地的橘子一一剥开

落日，慢慢滑入江水

一首长诗的标点符号

春风，仍在轮回里缱绻

远处，水鸟从绝句抽身而出

风扯着月光的绒毛

将盛大黑夜，引向遥远的苍茫

暮色四合，风波远遁

谁突然抱住摇晃的渔火

像一个人

静静地献给命运的长吻

（作者系佛山市作协副秘书长）

细雨，
下着一场心事

诗/李剑平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最

重要的节日之一，融合了“节气”

与“节俗”的综合节日。清明时

值四月初，南国百草蓬勃，佳木

秀而繁阴，清明节的许多习俗就

和草木有了联系。

清明插柳。清明插柳一说

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

师神农氏。“无心插柳柳成荫”，柳

树的生命力极其顽强，插土就活，

柳条很快生根发芽，成为青青小

树。由此，清明成为佑护新生的

节 日 ，具 有 了 生 机 勃 勃 的 气

息。另一说法是，清明节插柳

有辟邪之功用。受佛教的影

响，人们认为柳可却鬼，而称之

为“鬼怖木”，观世音以柳枝沾

水济度众生。北魏贾思勰《齐

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

百鬼不入家。”在清明，值此柳条

发芽时节，人们可插柳戴柳以辟

邪。在我们岭南地区，就有着清

明前三后四插柳的习俗。

每年清明前，姑娘们臂弯里

挽个竹篮，在家门前、山坡上，贴

着《诗经》“彼采艾兮，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的诗意摘嫩艾芽。艾

采回来，又是一阵忙碌。整理干

净摘去老叶和根蒂，用清水反复

洗涤干净，将艾草焯水后，沥干水

分，在石臼里捣碎，和上糯米粉，

反复揉搓成米团。再用米团子包

上或甜或咸的馅，甜馅是炒花生

芝麻拌上片糖粉或者豆沙，咸馅

为萝卜丝、粉丝、豆角、苦瓜和肉

末合炒而成。包好放到蒸锅里用

猛火蒸十分钟即可，揭开锅盖，艾

草的清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口

水直吞。蒸熟的艾糍保持着艾草

的青色，又有着糯米的糯软，咬上

一口，一不留神鲜美的馅汁就会

淌到身上，俗世气息，青草的芬芳

就都落在其中了。

清明蒸五彩糯米饭。浸泡

五色米的汁水全部用纯天然的植

物萃取，黑色用嫩枫叶的茎叶放

在臼中捣烂，浸泡一天一夜，把叶

渣捞出滤净，即可用来泡米；黄色

是用黄栀子的果实捣烂放在水

里浸泡萃取；紫色和红色都是

用一种叫红蓝草的植物萃取，

红蓝草有两种，叶片稍长的泡

出来是紫色的，叶片较圆泡出

来是鲜红色。取浸泡好的五色

米放入蒸笼中蒸约一个钟，便

可蒸出黑、红、黄、紫、白（糯米

本色）五色糯米饭了。揭开蒸

盖，几种草木的香味袅袅娜娜飘

逸而出，弥满整个灶房。

艾糍、五彩糯米饭、猪婆菜

包、艾草饭……各种鲜艳的颜色、

草木奇异的香味相配合的食物，

清明节之际供上食桌。人们通常

选择最好的用来做祭品。

“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

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

飞。”欧阳修的《阮郎归·南国春半

踏青时》，让清明节的草木多了更

多的诗意，更纯的香味。

（作者系南海区作协会员）

清明草木香
文/罗捷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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